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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梁
品
亮
的
短
篇
小
說
集
︽
細
說
︾
的
敘
事
人
稱
變
化

多
端
，
︽PA

SSW
O
R
D

︾
和
︽
李
狸
︾
這
兩
篇
小
說
採

用
了
第
三
人
稱
敘
事
。
︽PA

SSW
O
R
D

︾
以
非
線
性
的

時
序
，
在
不
斷
﹁
開
燈
﹂
與
﹁
關
燈
﹂
之
間
，
娓
娓
細

說
楊
棗
與
太
太
巫
端
不
僅
僅
是
鬧

玩
的
﹁
行
房
暗
語
﹂

—

﹁
我
要
用
電
腦
﹂︵
以
及
電
腦
的P

A
S
S
W
O
R
D

︶
和

﹁
用
手
解
決
﹂，
從
而
反
射
身
處
狹
窄
時
空
所
遭
遇
的
﹁
行
房

的
煩
惱
﹂
；
而
從
事
廣
告
業
的
敘
事
者
要
為
一
款
安
全
套
命

名
，
他
誤
打
誤
撞
，
正
好
命
名
為PA

SSW
O
R
D

。
這
是
一
篇

與
性
聯
想
相
涉
的
輕
喜
劇
，
在
梁
品
亮
的
小
說
中
是
極
少
數

的
異
數
。

︽
李
狸
︾
亦
嘗
試
以
非
線
性
的
時
空
︵
李
狸
的
畫
室
／
李

狸
母
親
的
故
居
、
李
狸
的
書
房
、
李
狸
的
睡
房
、
小
學
三
年

甲
課
室
、
大
學
文
學
院
課
室
、
圖
書
館
、
老
地
方⋯

⋯

︶
交

織
兩
個
女
子—

李
狸
︵
女
畫
家
︶
和
葉
樂
︵
李
狸
的
情
人
︶

—

的
情
慾
故
事
，
同
時
亦
嵌
入
李
歡
︵
李
狸
之
父
︶
和
李

狸
母
親
︵
請
注
意
，
在
末
尾
的
角
色
／
演
員
表
上
，
李
狸
母

親
由
李
狸
飾
演
︶
的
情
慾
故
事—

當
中
包
括
李
狸
在
圖
書

館
讀
到
一
九
六
六
年
出
版
的
︽
新
生
命
︾
雜
誌
第
四
期
上
李

歡
的
訪
談
記
原
文
照
錄
，
以
及
李
歡
的
小
說
片
段
；
還
有
李

狸
母
親
的
日
記
：
﹁
很
多
嘮
叨
。
／
很
多
隙
縫
。
／
很
多
情

節
。
﹂﹁
如
果
書
寫
要
締
造
的
就
是
人
生
的
話
，
母
親
所
得
到

的
極
其
量
只
是
一
廂
情
願
的
故
事
情
節
，
或
者
一
部
失
敗
的

個
人
歷
史
。
﹂

在
﹁
文
化
中
心
展
覽
廳
﹂
那
一
段
，
﹁
李
狸
一
幅
以
腹
大

便
便
的
女
子
為
主
題
的
畫
︵
這
幅
畫
的
題
目
是
﹁
懷

女
兒

的
女
子
﹂︶
掛
在
一
角
。
觀
看
這
幅
畫
的
人
都
會
被
畫
中
女
子

那
種
為
了
快
感
便
甚
麼
事
情
都
會
做
的
表
情
所
迷
住
﹂
；

﹁
另
一
惹
人
注
意
的
是
在
本
來
應
是
男
根
的
地
方
卻
畫
上
了
一

根
骨
頭—

一
根
肋
骨
，
是
上
帝
從
阿
當
身
體
取
出
來
創
造

夏
娃
的
骨
頭
﹂。
然
後
，
梁
品
亮
重
施
故
技
，
又
是
三
重
平
行

敘
述—

葉
樂
的
房
間
︵
葉
樂
找
了
一
口
雪
茄
，
燃
點
，
吸

食
，
思
索
︶、
滿
天
的
星
光
之
下
︵
李
歡
在
星
空
之
下
想
起
一

些
人
、
一
些
往
事
︶
和
劉
轉
的
房
間
︵
為
免
騷
擾
靈
感
，
劉

轉
把
唱
機
的
聲
浪
調
低⋯

⋯

︶

劉
轉
是
誰
？
前
文
提
要
：
在
﹁
李
狸
的
睡
房
﹂
那
一
段
，

﹁
李
狸
對

鏡
子
，
模
模
糊
糊
的
看
見
母
親
的
樣
子⋯

⋯

李
狸

合
起
雙
眼
，
時
空
便
以
光
的
速
度
流
轉
︵﹁
流
傳
﹂
也
者
，
是

﹁
劉
傳
﹂
的
諧
音
嗎
︶﹂
；
也
請
注
意
，
在
末
尾
的
角
色
／
演

員
表
上
，
劉
轉
和
李
歡
︵
青
年
︶
一
樣
，
乃
由
辛
體
︵﹁
身
體
﹂

的
諧
音
︶
飾
演
。

走
筆
至
此
，
我
想
起
一
個
名
叫
法
爾
妮
的
女
子
。
她
是
一

個
三
十
四
歲
、
強
壯
而
瘦
削
的
黑
人
清
潔
女
工
，
一
個
語
無

倫
次
的
文
盲
，
乃
菲
臘
羅
夫
︵Philip

R
oth

︶
在
︽
人
性
污
點
︾

所
創
造
的
一
個
角
色
，
但
她
具
有
某
種
野
蠻
的
、
不
容
於
社

會
秩
序
的
智
慧
，
那
就
正
好
讓
在
暮
年
遇
到
人
生
大
挫
折
、

渴
望
變
成
另
一
個
人
的
大
學
教
授
蕭
克
賴
以
忘
卻—

忘
卻

前
生
，
忘
卻
他
人
的
指
控
，
忘
卻
他
人
的
審
判—

他
與
法

爾
妮
這
個
﹁
他
者
﹂
發
生
關
係
之
後
，
才
深
切
體
會
到
﹁
人

性
污
點
﹂
到
底
是
怎
麼
一
回
事
。

︽
李
狸
︾、
︽
語
言
訓
練
師
︾、
︽
細
說
︾、
︽
失
物
︾、

︽
瓦
解
︾
等
篇
的
性
聯
想
，
都
寫
得
繪
形
繪
聲
，
倒
不
僅
僅
是

語
言
上
官
能
刺
激
，
在
我
看
來
，
其
中
的
深
層
意
義
，
恰
如

美
國
同
性
戀
奇
女
子
帕
格
莉
亞
︵C

am
ille

Paglia

︶
在
︽
性

之
人
格
面
具
︾
一
書
所
言
：
所
有
的
文
學
藝
術
，
本
質
上
都

是
反
正
統
，
反
權
威
，
反
道
德
，
乃
至
政
治
不
正
確
的—

﹁
太
初
有
自
然
﹂，
文
學
藝
術
的
意
志
即
自
然
力
的
意
志
，
而

愛
慾
正
是
一
切
文
藝
上
下
求
索
的
永
恆
主
題
。

日
前
鄰
欄
﹁
記
憶
後
書
﹂
之
文
友
鄭
政
恆

先
生
︵
不
會
是
小
姐
吧
︶
提
及
經
典
名
片

︽
廣
島
之
戀
︾，
是
說
一
位
法
國
女
子
在
日
本

廣
島
和
一
位
日
本
男
子
之
邂
逅
，
兩
人
細
談

回
憶
悲
愴
往
事
之
經
歷
，
不
由
地
勾
起
筆
者
一
段

親
歷
的
﹁
廣
島
之
戀
﹂
之
回
憶
和
日
本
妹
妹
森
政

俊
子
一
段
如
輕
風
秋
月
掠
過
生
命
之
淡
淡
雲
煙
，

像
風
過
愁
湖
只
蕩
起
過
一
陣
飄
波
漣
漪
，
沒
有
激

情
也
沒
有
過
淚
，
但
四
十
年
後
仍
常
影
像
夢
中
和

夢
醒
日
躍
然
，
朦
朧
間
常
有
伊
人
音
容
笑
貌
在
眼

前
腦
裡
清
晰
出
現
，
原
來
我
也
有
如
此
一
段
縈
繞

生
命
的
﹁
廣
島
之
戀
﹂。

一
九
六
五
年
初
赴
廣
島
，
是
在
下
任
舵
手
之
華

光
輪
﹁
大
西
洋
勇
士
﹂
號
在
廣
島
市
旁
之
吳
港
修

船
，
船
泊
碇
在
船
廠
乾
塢
，
舵
手
不
必
工
作
，
某

天
乘
公
車
赴
鄰
埠
﹁
廣
島

﹂
遊
覽
，
下
車
處
便

是

站
最
大
之
百
貨
公
司
，
瀏
覽
購
物
之
餘
在
三

樓
女
裝
部
發
現
仙
女
下
凡
，
一
位
清
麗
端
莊
，
有

點
似
當
年
最
紅
之
日
本
女
星
吉
永
小
百
合
，
當
年

廿
幾
歲
年
華
，
慕
少
艾
上
前
和
此
位
全
公
司
最
美

麗
的
女
子
︵
日
本
真
正
美
女
甚
少
︶
搭
訕
，
無
話

找
話
說
，
三
腳
貓
日
語
搭
夠
問
哪
兒
可
找
到
理
髮

店
？
那
位
襟
牌
有
小
牌
寫

﹁
森
政
俊
子
﹂
的
俊

子
姑
娘
說
她
剛
好
落
班
︵
上
中
班
下
午
四
時
放
工
︶

可
以
帶
路
指
示
，
於
是
跟
她
下
樓
出
門
轉
個
小
彎

便
是
理
容
店
，
鞠
躬
謝
過
便
分
手
，
但
如
此
美
人

三
生
難
逢
怎
捨
得
作
結
。
當
時
戰
後
不
久
洋
貨
水

果
矜
貴
，
阿
杜
返
船
向
船
伙
搜
集
了
一
籃
美
國
買

來
之
蘋
果
橙
和
巧
克
力
糖
。
第
二
天
上
午
又
再
赴

廣
島

百
貨
店
上
女
裝
部
呈
送
給
俊
子
，
原
來
她

廿
二
年
華
是
該
女
裝
部
之
組
長
，
阿
杜
說
本
人
遠

方
來
客
，
央
她
帶
路
遊
覽
一
下
廣
島
名
勝
，
俊
子

大
方
欣
然
應
允
，
兩
天
後
，
她
輪
休
日
在
樓
下
車

站
相
會
，
她
仍
穿

售
貨
員
制
服
帶
我
上
一
部
巴

士
，
車
頂
掛
牌
為
﹁
錦
帶
橋
﹂。
大
半
小
時
後
，

抵
達
原
來
日
本
三
景
之
一
的
﹁
宮
島
神
社
﹂，
下

車
入
錦
帶
神
社
，
便
見
瀨
戶
內
海
波
浪
中
立

一

座
碩
大
神
社
﹁
并
﹂
字
形
的
﹁
鳥
居
﹂，
後
來
我

們
看
日
本
風
景
影
視
及
明
信
片
便
必
見
此
景
，
俊

子
帶
阿
杜
入
宮
島
寺
拜
祭
海
神
，
她
說
全
日
本
航

海
都
來
祭
過
此
神
，
她
也
希
望
借
此
祈
阿
杜
海
旅

平
安
。

兩
日
共
遊
飲
食
四
頓
，
由
並
肩
而
行
熟
絡
至
伸

手
握
她
手
及
挽
臂
亦
毫
不
抗
拒
，
兩
人
彬
彬
禮

待
，
想
大
力
拉
她
入
懷
她
則
輕
力
抵
拒
，
於
是
便

如
初
戀
人
拍
了
幾
日
拖
，
相
互
耿
介
心
頭
忐
忑
分

手
，
則
不
捨
依
依
，
心
意
無
盡
，
可
惜
此
航
線
只

走
了
三
水
船
，
然
後
由
日
本
三
井
公
司
轉
租
給
美

國
，
公
司
專
赴
俄
勒
岡
州
運
大
木
，
和
俊
子
一
別

成
永
訣
，
迄
今
難
以
再
見
︵
以
日
子
計
如
今
已
是

六
十
餘
老
婦
︶，
但
每
見
日
本
海
邊
宮
島
神
社
大
牌

樓
之
景
，
俊
子
形
影
便
乍
現
眼
前
，
如
近
日
見
文

友
提
﹁
廣
島
之
戀
﹂
也
勾
起
本
人
這
一
段
廣
島
戀

夢
，
書
此
為
記
聊
抒
老
懷
。

朋
友
的
太
太
在
悉
尼
一
家
私
立
學

校
當
教
師
。
學
校
位
處
郊
區
一
個
小

城
鎮
，
鎮
上
沒
名
勝
古
蹟
，
但
問
到

這
所
寄
宿
學
校
，
則
無
人
不
曉
。
學

校
環
境
優
美
，
甫
進
校
門
迎
面
而
來
是
一
個

標
準
草
地
足
球
場
，
沿
球
場
有
緩
跑
徑
，
旁

邊
還
有
練
習
跳
遠
的
沙
池
。
汽
車
再
往
前
駛

就
見
到
教
堂
，
教
堂
左
面
是
音
樂
演
奏
廳
而

右
面
就
是
行
政
樓
。
上
課
的
課
室
分
散
在
行

政
樓
後
面
，
再
往
後
走
去
則
是
泳
池
與
多
個

網
球
場
。
整
個
校
園
的
面
積
，
少
說
有
大
半

個
維
園
般
大
。
　

不
過
朋
友
說
近
日
校
內
出
現
了
一
個
怪
現

象
，
就
是
每
天
黃
昏
過
後
，
都
有
人
進
入
校

內
放
狗
及
散
步
，
甚
至
攜
同
年
紀
較
小
的
孩

童
，
利
用
跳
遠
沙
池
玩
堆
沙
遊
戲
。
雖
說
偌

大
的
校
園
放

不
供
人
用
實
在
浪
費
，
但
說

到
底
學
校
也
是
私
人
物
業
範
圍
，
擅
自
闖
入

總
有
問
題
。
過
往
因
為
校
園
實
在
太
大
，
而

且
常
有
學
生
出
入
故
只
會
在
入
夜
後
校
門
才

上
鎖
。
但
因
為
近
日
實
在
太
多
外
人
﹁
到

訪
﹂，
校
方
迫
不
得
已
要
討
論
平
日
也
許
實

行
門
禁
。
這
樣
自
然
引
起
學
生
或
家
長
們
的

微
言
。
究
竟
這
些
不
請
自
來
的
人
來
自
何

方
？
原
來
年
多
以
前
學
校
東
北
角
的
兩
間
獨

立
屋
易
手
，
兩
幅
地
合
併
起
來
發
展
，
合
共

建
成
了
接
近
三
十
個
獨
立
的
住
宅
單
位
。
單

位
甫
落
成
，
就
給
來
自
亞
洲
的
寄
宿
生
家
長

集
體
購
入
。
明
顯
是
貪
圖
地
利
，
讓
家
長
可

以
更
親
近
宿
生
。
問
題
是
家
長
或
許
以
為
子

女
在
學
校
寄
宿
，
等
同
自
己
也
可
以
自
由
享

用
校
內
的
設
施
，
又
或
者
反
正
校
門
沒
上
鎖

就
可
以
隨
時
自
出
自
入
，
多
少
影
響
了
校
內

的
安
寧
。

行
文
到
此
，
讀
者
大
概
也
估
量
到
那
批
家

長
的
來
歷
。
總
以
為
國
人
要
出
國
面
向
世

界
，
就
要
有
面
向
世
界
的
準
備
。
自
認
合
理

可
行
的
一
套
，
並
不
放
諸
四
海
皆
準
。

七
月
底
是
平
靜
的
，
熱
鬧
的
書
展
剛
過

去
了
︵
最
意
外
是
劉
以
鬯
先
生
親
臨
︽
酒

徒
︾
電
影
的
講
座
，
九
十
多
歲
的
他
仍
精

神
飽
滿
地
逛
書
展
，
很
難
得
︶，
夏
日
國

際
電
影
節
到
八
月
中
才
開
始
。
是
時
候
看
看

書
？
朋
友
打
電
話
來
，
說
花
了
八
百
多
塊
買

書
，
他
是
勤
快
的
，
書
買
了
回
家
立
刻
看
，
我

家
的
書
太
多
了
，
讀
得
慢
，
今
年
盡
量
買
少
一

點
。手

邊
有
谷
裕
博
士
所
著
的
︽
隱
匿
的
神
學

—

啟
蒙
前
後
的
德
語
文
學
︾，
一
看
就
喜
歡
的

好
書
，
書
中
提
到
新
教
虔
誠
文
化
、
文
化
新

教
、
教
養
宗
教
，
對
我
來
說
都
是
新
鮮
的
字

彙
，
這
些
概
念
和
書
中
的
清
楚
分
析
，
對
於
理

解
德
意
志
地
區
在
啟
蒙
前
後
的
世
俗
化
轉
變
、

文
學
與
宗
教
的
緊
密
關
係
都
甚
有
幫
助
。

︽
隱
匿
的
神
學
︾
的
經
典
解
讀
部
分
更
加
精

彩
，
谷
裕
博
士
以
歌
德
、
莫
里
茨
、
瓦
肯
羅

德
、
諾
瓦
利
斯
、
伊
默
曼
、
馮
塔
納
的
作
品
為

研
究
文
本
。
劉
小
楓
先
生
在
序
言
中
說
其
中
四

位
作
家
都
不
熟
悉
，
而
於
我
等
輩
，
更
是
聞
所

未
聞
。
我
已
急
不
及
待
想
讀
谷
裕
博
士
對
諾
瓦

利
斯
︽
基
督
教
或
歐
洲
︾、
︽
夜
頌
︾、
︽
奧
夫

特
丁
根
︾
的
解
讀
，
之
前
買
了
諾
瓦
利
斯
的
詩

集
和
小
說
集
，
還
沒
讀
出
甚
麼
名
堂
，
確
實
需

要
導
讀
，
沿

閱
讀
的
階
梯
進
入
文
本⋯

⋯

可
是
，
現
在
還
只
是
讀
到
歌
德
一
章
，
當
然

未
敢
胡
亂
跳
過
，
事
實
上
︽
維
特
︾
與
︽
浮
士

德
︾
結
尾
的
分
析
都
切
中
要
點
，
值
得
細
讀
。

維
特
自
殺
與
耶
穌
受
難
的
平
衡
比
較
，
可
知

︽
維
特
︾
是
﹁
第
一
部
用
德
語
寫
成
的
泛
神
論

︵
乃
至
無
神
論
︶
的
受
難
史
﹂，
宗
教
的
題
材
和

話
語
在
小
說
中
傾
向
世
俗
化
，
而
歌
德
到
了
老

年
，
他
的
﹁
啟
蒙
思
想
、
人
文
主
義
與
基
督
教

思
想⋯

⋯

三
者
的
結
合
更
為
緊
密
﹂，
臨
終
前
寫

成
的
︽
浮
士
德
︾，
表
現
現
代
人
的
困
境
並
傾
向

救
贖
，
實
在
意
味
深
長
。

好
的
，
我
知
道
七
月
底
的
平
靜
時
光
都
屬
於

︽
隱
匿
的
神
學
︾
了
。

《隱匿的神學》

中
國
的
︽
史
記
︾
作
者
司
馬
遷
講
述
了
他
自
己
著
作

︽
史
記
︾
的
原
因
，
就
是
因
為
受
到
了
打
擊
和
挫
折
，
仍

然
發
奮
圖
強
，
所
以
有
所
著
作
。
﹁
夫
詩
書
隱
約
者
，

欲
遂
其
志
之
思
也
。
昔
西
伯
拘
羑
里
，
演
周
易
；
孔
子

厄
陳
蔡
，
作
春
秋
；
屈
原
放
逐
，
著
離
騷
；
左
丘
失
明
，
厥

有
國
語
；
孫
子
臏
腳
，
而
論
兵
法
；
不
韋
遷
蜀
，
世
傳
呂

覽
；
韓
非
囚
秦
，
說
難
、
孤
憤
；
詩
三
百
篇
，
大
抵
賢
聖
發

憤
之
所
為
作
也
。
﹂

錢
學
森
是
攻
讀
歷
史
的
，
當
知
太
史
公
之
立
志
和
奮
起
著

述
的
聖
賢
經
典
故
事
。
中
國
文
化
和
聖
賢
的
鼓
舞
力
量
是
無

敵
的
。
他
在
受
到
了
美
國
麥
卡
錫
主
義
的
殘
酷
迫
害
之
後
，

離
開
了
火
箭
的
老
本
行
，
著
述
工
程
控
制
論
，
開
創
了
新
的

學
科
。

工
程
控
制
論
在
美
國
著
述
，
得
益
的
是
中
國
。
中
國
擺
脫

了
將
近
兩
百
年
的
積
弱
，
搖
身
一
變
成
為
了
世
界
上
經
濟
第

二
體
積
的
國
家
，
這
是
一
個
歷
史
的
重
大
轉
捩
點
。
　
　

工
程
控
制
論
的
理
論
和
具
體
操
作
，
經
過
錢
學
森
的
推

廣
，
已
經
廣
泛
地
被
中
國
領
導
人
和
科
研
機
構
領
導
人
所
掌

握
和
落
實
，
這
正
是
中
國
短
短
的
六
十
年
，
科
技
迅
猛
發
展

的
最
大
秘
密
。
許
多
西
方
獲
得
諾
貝
爾
獎
的
經
濟
學
者
，
都

沒
有
辦
法
解
釋
中
國
最
近
三
十
年
經
濟
急
劇
崛
起
的
原
因
，

其
實
，
中
國
領
導
人
充
分
利
用
了
社
會
主
義
制
度
的
優
越
性

和
特
點
，
再
利
用
錢
學
森
的
工
程
控
制
論
，
第
一
步
是
培
養

人
才
，
第
二
步
是
逐
步
提
升
工
廠
裡
面
的
生
產
技
術
，
第
三

步
是
科
研
的
題
目
要
結
合
中
國
的
現
實
的
生
產
水
準
，
第
四

步
就
是
收
集
國
際
的
科
技
情
報
，
瞄
準
科
技
發
展
將
會
取
得

突
破
的
領
域
，
節
省
時
間
，
集
中
攻
關
。

一
個
國
家
，
怎
樣
能
夠
用
最
短
的
時
間
，
高
速
地
發
展
科

技
，
有
一
個
方
式
方
法
的
問
題
，
有
一
個
智
取
巧
幹
的
問

題
。
即
是
說
，
什
麼
工
業
、
甚
麼
科
技
研
究
應
該
放
在
前

面
，
什
麼
工
業
和
科
技
應
該
放
在
後
面
，
怎
樣
才
能
用
最
少

金
錢
，
取
得
最
大
的
效
益
，
怎
樣
才
能
最
快
地
超
越
外
國
？

這
裡
面
都
有
許
多
科
學
的
學
問
。
錢
學
森
的
工
程
控
制
論
，

就
是
解
決
了
這
個
問
題
。
直
到
今
天
，
美
國
人
仍
然
不
理
解

工
程
控
制
論
對
於
中
國
科
技
和
工
業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
仍
然

說
，
中
國
沒
有
理
由
進
步
那
麼
快
，
許
多
技
術
都
是
中
國
間

諜
偷
來
的
。
這
就
是
無
知
妄
說
。

中國經濟火箭式發展的秘密

不知從何時起，從前被北京人看得如空氣、水
一樣應該自然擁有的房子，已變成了顛覆生

活的魔方。
北京誕生的「新房產主」，是城市革命的受益

者。他們中很多人不必工作，生活的全部內容就是
變 法子吃喝玩樂。我家小區附近有個棋牌室，那
兒的主要成員就是曾經的農民。城市擴展把那兒的
田地變成了一片片樓房，拆遷補償讓宅基地多的農
民變成擁有幾套房子的房產主，每月坐收租金幾千
甚至過萬元，比種地可強多了，黑紅健壯的勞動
者，變成肥胖而蒼白的食利族，天天打牌、下棋釣
魚、跳舞，成為新一代北京閒人。
當城中心私人四合院在行政拆遷中全軍覆沒之

後，城郊新一代房產主取代了老北京成為「吃瓦片
的」。北京「新新房產主」的來源五花八門，有在
拆遷中得到實惠的農民、市民，有靠特權「合法」
擁有幾套房子的官員，也有商業嗅覺靈敏的房地產
投機者，房子成為最值錢的不動產。有位年近40的
無業北京男士最近賣了一套閒置的舊單元房，五六
十平米的舊房就買得150萬元，他靠此錢吃利息炒
股票，過得比上班族滋潤多了。有人說，北京城市
改造，無異於一場大規模的財產再分配。所有的贏
家，都是時代的寵兒，輸家，就是「點兒太背」。
由於政策調控，2011年，北京租房價格比幾年前

上升了三分之一以上，讓不得不租房的人痛苦不
堪。四環邊上一套不足百平米的老舊三居室，租金
都已達到五六千元，在北京，多數單位一個博士生
的月薪也僅有五六千元。
如果家有一套閒置房，幾乎所有的北京人都會把

其租出去。很多年過30的北京年輕人在家安然啃
老，就因家有一套房出租。有位大齡奼女不結婚不

工作，單靠出租一套近百平米的房子，就過 中產
水平的生活。很多時候，一個名校研究生畢業後工
作再勤奮，收入也趕不上「吃瓦片」的北京閒人，
有瓦片吃的北京人是新一代「八旗子弟」。
現在，有人名下有幾套大房子，有人一年收入買

不了一平米的廁所。打聽一個人的貧富，不再問收
入只問他有幾套房。只要除自住外還有閒房，就能
算成中產。在高房價與高租金之下，除去年薪過百
萬元的企業高管，除去能福利分房有灰色收入的公
務員，有住房需求的普通公民即使月收入過萬元，
都得算是變相的窮人。大家勒緊腰帶半輩子，未必
買得下一套小房子；租房後剩下的錢呢，只夠勉強
不餓肚子而已，超市裡稍貴的菜都不敢買。

50、60後多出生在一個多子女的家庭，他們的父
母都已經或者快要過世，房子就成了最大宗財產。
按照北京的房價，有否繼承權決定你是窮人還是富
人。
前一陣跟國務院宿舍大院的鄰居聚會，席間得知

現在院裡正暗湧搶房大戰。被當成文物保護暫時不
拆的大院，如今市價猛漲。自第一位鄰居把100多
平米的房子賣了550萬元之後，古舊的大院再也沒
有了平靜。半個世紀前在大院出生、成長的50、60
後們，多數人工作一輩子都沒有賺到過這麼多錢。
他們在經歷了漫漫的人生，甚至已當了爺爺奶奶之
後，又回過頭來跟兄弟姐妹爭奪父母的房產繼承

權。
有人與父母同住幾十年，在給父母養老送終後，

其他兄弟姐妹就找上門來，氣勢洶洶地說：若你想
再住下去，必須掏出幾百萬，拿不出就賣房分錢！
可憐給父母養老送終的那位早已下崗多年，別說幾
百萬元，十幾萬元的存款可能都沒有。即使真的賣
房分錢，那錢在北京也絕買不了一套房。聽到北京
的高房價，有已定居國外的兒女也要跑回來賣房，
有的甚至急 把還健在的父母送去養老院好騰房。
有個老革命進城帶 一兒一女兩家人一起過，文革
時女兒一家自殺，兒媳帶大了兩個沒爹媽的侄子，
如今侄子卻與舅媽形同陌路，就因舅媽還住在老房
子裡無處可去，房子的歸屬問題，讓年輕人連養育
之恩也一筆勾消。房價，讓大院老房變為金子化
身，已經出國定居的、已經嫁出去的，都要回來爭
房產。花季少年已變成白髮老人，純淨的手足之情
變為互相算計，貪婪讓蒼老的容顏更加醜陋。
在北京，絕不止一個大院上演這樣的悲涼故事。

有位男士的兒子已到婚齡，下崗多年的他根本無力
為兒買房。兩口子正焦慮 ，男士的離休父親去世
了，遺囑中把機關大院一套三居室傳給長孫，這套
房時價300萬元，讓長孫的婚姻大事迎刃而解。可
當小伙子正裝修房子時，其他幾個沒有分得房產的
舅舅姑姑帶 他的表兄弟們一齊打上門來，非要分
割房產，一時鬧得不可開交。很多本來其樂融融的
大家族，為了房子，親戚們瞬間就反目成為仇人。
當然也有人很超脫。有位大院的朋友說，她無條

件放棄對父母房產的繼承權，絕不願為了錢失去手
足之情。這樣的人太少了，前提還是她已有了堅實
的經濟基礎。這位女士出嫁後自己奮鬥出了兩套大
房子，兒子的婚房早就準備好了，沒有任何經濟壓
力的她，自然容易做出高姿態。更多的北京人呢，
不是被高房價嚇破了膽，就是激起了野火般的貪
慾。
有人懷念過去公租房時代：房子都不大，可人人

有房住，每月只交幾塊錢房租。日子不富裕，心裡

很平靜。
當今的北京，再優秀的小伙子名下沒房也難找到

好姑娘；再平庸的男士只要有房子找對象都很容
易。有房的北京男人在婚嫁市場是搶手貨，即使已
年過半百甚至年過花甲，尋找配偶的條件都是20多
歲的年輕姑娘。
六七年前有個本科畢業的外地姑娘，為在京安家

交了個只有高中文憑的男友，就因那男孩兒有三套
居室，相處之後覺得文化背景不同實在難湊和，終
於遠赴海外靠讀研移民。現在外地來北京的姑娘不
再那麼糾結，結婚的目的，就是找個房子安居，與
感情及精神生活毫無關係。一個只有中學文憑的北
京男子，只要有房別說本科生就是研究生也能娶進
門。有些名校畢業的姑娘，在京尋找配偶時早把學
歷、文化、性趣相投等因素淡化，似乎孜孜不倦十
幾年的苦讀，就為了嫁進北京的房子。有的北京男
孩兒仗 有房，在婚嫁市場上挑花了眼。可結婚前
女方一定會提到，房產證上要添上她的名字，非此
就沒有安全感。有個只上過初中的北京男士混到30
多還在啃老，人們卻一致看好他行情，因為他繼承
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
房子讓友情也變了味兒。同學朋友聚會，最敏感

的話題之一莫過房子。假如你名下有幾套大房子，
在朋友中優越感就油然而生；假如你混了幾十年還
住一套小房子，事業再成功也會被人瞧不起。北京
能送子女出國讀書的家庭比比皆是，買得起房的卻
少得可憐。有次去一個女士家串門，她雖事業有成
卻住 個小房子，就被人背後瞧不起。其實她的房
子小卻打理得乾淨整潔，飄散 書香，完全能滿足
一個家庭的基本需求；而有些所謂「成功」的人家
三兩人住 幾百平方米的大房子，空空蕩蕩，打掃
衛生一次都很費力，也不可能有多麼舒適。
幸福感與房子的面積成正比嗎？顯然不是，那

麼，為何人們一定要用房子來衡量成功？
房子顛覆了的親情、友情、愛情，有一天，人的

心靈也會水泥嗎？

《細說》的愛慾

如輕煙的廣島之戀

葉　輝

客聚

走
進
倫
敦
蘇
豪
區
一
間
電
影
院
看
紀
錄
片

︽
冼
拿
︾︵Senna

︶，
才
認
識
這
位
巴
西
一
級

方
程
式
賽
車
的
傳
奇
人
物
。
看
電
影
之
前
對

他
沒
有
認
識
，
看
電
影
之
後
卻
無
法
忘
掉
他

的
喜
怒
哀
樂
。
後
來
跟
香
港
一
些
好
友
談
起
冼

拿
，
原
來
他
們
也
知
他
的
故
事
。
這
樣
也
好
，
在

毫
無
知
識
的
情
況
下
，
把
電
影
看
到
最
後
，
才
知

道
這
麼
一
個
人
物
最
後
在
賽
車
途
中
意
外
死
去
，

那
份
撞
擊
對
自
己
的
人
生
也
有
重
要
的
啟
迪
。

電
影
從
冼
拿
八
十
年
代
離
開
巴
西
，
到
歐
洲
參

賽
開
始
。
少
年
冼
拿
害
羞
但
堅
毅
，
十
分
討
人
歡

喜
。
他
當
然
也
比
其
他
巴
西
青
年
擁
有
良
好
的
條

件
：
家
境
富
裕
，
父
母
鼓
勵
及
支
持
他
做
自
己
喜

歡
的
事
。
少
年
冼
拿
很
早
便
參
加
小
型
賽
車
，
他

坦
言
喜
歡
在
高
速
中
存
在
的
感
覺
，
也
有
傲
冠
群

雄
的
慾
望
。
但
他
的
優
秀
在
於
他
自
持
及
鎮
靜
的

氣
質
，
對
不
公
平
事
了
如
指
掌
；
這
使
他
來
自
巴

西
卻
身
處
於
歐
洲
主
導
並
雄
霸
一
級
方
程
式
賽
車

的
環
境
裡
備
受
壓
力
。
冼
拿
當
然
也
懂
得
使
性

子
、
玩
遊
戲
，
有
次
甚
至
跟
他
的
死
對
頭
、
法
國

賽
手
阿
倫
來
個
玉
石
俱
焚⋯

⋯

但
人
們
喜
愛
他
是
因
為
他
的
個
人
魅
力
和
坦

率
。
紀
錄
片
使
人
知
道
他
憂
國
憂
民
，
以
及
他
對

其
他
賽
手
意
外
身
亡
時
的
憤
怒
與
焦
慮
。
他
熱
愛

生
活
，
最
喜
歡
跟
家
人
在
一
起
，
對
身
邊
的
女
伴

投
情
，
喜
歡
滑
浪
，
但
賽
車
始
終
是
他
的
生
命
。

電
影
說
一
九
九
○
年
代
初
是
他
一
生
的
好
日
子
，

在
連
贏
格
蘭
披
治
世
界
冠
軍
以
後
，
巴
西
舉
國
歡

騰
，
他
也
把
巨
型
香
檳
往
頭
上
倒
，
使
人
暗
忖
好

日
子
能
留
多
久
。

鏡
頭
下
的
冼
拿
知
道
當
賽
手
的
日
子
不
長
，
但

他
坦
言
不
能
想
像
有
一
天
他
不
再
賽
車
了
生
命
會

怎
樣
。
一
九
九
四
年
對
他
不
是
一
個
好
年
頭
，
他

也
有
一
陣
子
沒
有
舉
起
冠
軍
盃
了
，
但
卻
想
不
到

在
充
滿
危
險
的
賽
程
裡
一
命
嗚
呼
。
啟
迪
：
我
們

都
來
創
造
好
日
子
吧
，
也
把
瞬
間
的
黃
金
時
刻
紀

錄
下
來
，
記
住
便
好
。

好日子

百
家
廊

陳
曉
鳳

不請自來

范　舉

談

楊振耀

打盡
阿　杜

有道

鄭政恆

後書

文潔華

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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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魔方


